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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

图为出席会议的部分人员合影。 左起：张闻天、康生、周
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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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曾宣布

“开除”和“通缉”中共四大领袖

北洋时期“富二代”败家的那些事儿

“曹十三”倾家荡产

曹锟“小站”弁目出身，领兵拥戴袁世凯，以一莽夫从此拥
兵自重，擢吴佩孚任任第三师长为其羽翼，凭借所谓“直系”乃
成为北方一大势力，与皖系、奉系抗衡，火并无已。 其后贿选成
功，刚做了不久“大总统”，被倒戈的冯玉祥囚禁于中南海延庆
楼，获释之后，就此结束其一生。

此人不学无术，闲时用扫帚般大笔，写其一笔到底的“虎”

字，而自鸣得意。 其人未受教育，对儿辈无所谓家庭教育，北洋
军阀类曹氏者很多，也不止他一人如此。

曹氏有两子，若以整个族中排行，长子士岳排行十一，次
子士嵩排行十三。 岳嵩两个名字，据说都是以他在内战时打过
胜仗的地方取名纪念的。

曹士岳长得一身痴肥，体重二百几十磅，不读书，终日嬉
游，驾车兜风，或就在家中地下室放枪打靶，既有老子留下偌
大资财，即使是这样玩耍，还不至于尽倾所有。

曹士嵩却与其兄大异无趣。 身躯小如侏儒， 蓄发长可及
颈，可算“披头”的先驱。 他成天沉湎在舞场和赌场，交游都是
年长于他的社会上各色人等。 经常与其来往的，多是汽车经销
商，有中国人，也有洋人，为的是窥伺他何时要换新车。

有一年， 天津来了几个上海黑社会人物， 在租界里经营
“花会”兼贩毒品，又是赌场上的翻戏党。 曹士党便和这伙歹徒
交上了朋友，成天在家里关起大门赌扑克。

有一夜，消息外泄，先是听说其在天津英租界新忠厚里一
幢洋房输掉了；俄顷又获报告第二幢也输掉了；到了半夜，第
三幢又告出手。 因为摒绝外人知道，亲友无法进入劝阻，这一
夜连输三幢洋房！

一夕，大家在舞场舞兴方酣，忽见曹士嵩匆匆奔来，在到
处找人。问他何事这样急促，他袖出钻石手镯一只，环镶九颗晶莹巨
钻，谓欲即时出售，索价大洋

4

万元，可能有些豪客愿意承购；但夜半
三更，何来如许巨额现钞？ 绕场一匝，难寻受主。

有人同他商洽，可否明晨银行开门付款？ 曹答只因今夜急

用，明日便不卖了，即使卖也不是这个价钱。 结果由前述上海
歹徒帮，连夜分头搜集现钞如数交易，这只钻镯乃落入此辈人
手中，转售出手，获利之巨可以想见。

后来才知道曹士嵩连夜出卖求现钞，乃因家里赌局未散，

他已输得精光，非有现钞不能翻本，才出外设法，想起只有到
舞场还有人在。 这种迫不及待将家当送光，好象鬼使神差！ 难
道真是曹锟的“报应”？

曹士嵩之妻周氏，是平津有名的溜冰选手，嫁后因曹不务
正业，将家产败得精光，不久和他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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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前有朋友自西
贡回港告我，在那边曾相遇到周小姐，她在西贡广播电台担任
广播员维生。 她自叹说：“和曹士嵩结婚以后没有过过快乐日
子。 两人分手时，我只拿了他一条旧领带聊作纪念，因为他确
已空无所有了！ ”

辫帅长子最无赖

辫帅张勋的长子张景翰不愧是当时所谓“遗少”里最无赖
的一个。 老子遗留下的资产，已被挥霍殆尽。 每年都要回江西
老家去变卖田地，换得现款，便在上海、平津赌博游荡。

此人外表颇为俊俏，人很聪明，会利用他的小聪明去到处
借钱乱花。

“张辫帅”生前部下僚属中尽有些什么人，他脑子里存有
名册，常挨家挨户编造理由去借钱，自然都是有借无还。 其中
不无封疆大吏与复辟遗老，这些人虽多退休怡养，但那时尚是
北洋残局， 还有些剩余的名气和架势， 年龄多在花甲古稀之
间。 一般人尊贤敬老，对这一辈失势的老人，表面上还加以崇
敬，唯独这个张景翰如初生之犊，不管那一套，反正都是他父
亲的老部下，见面就伸手借钱。 甚至在夜里，他治游或赌博输
了要翻本的时候，就开车挨家去借。 这些遗老士绅，老迈年高，

习惯早睡，在热被窝里也会被他吵醒，看在辫帅的生前交谊，

只有稍予敷衍，多少给点了事。

他并不视这种行为为丢老子的脸， 有时还拉着朋友同车
去到处“拜访”，去的都是当时有名气的府第。 据同行的朋友

说，他渐渐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吃人家闭门羹的时候多。

王三公子最阔绰

两湖巡阅使王占元的儿子，外号“王三公子”。 此人跛一
足，背地人叫他“王瘸子”。 以他父亲的悭吝，就有他的豪奢，世
间的事，多是如此。 “王三公子”肢体虽有缺陷，当时在平津仍
有很多贵妇名嫒相与周旋；尤其在赌桌上出手阔绰，带来的现
钞都是麦加利和汇丰银行的崭新大票，每夕总要倾囊才休。 瘸
子等于“散才童子”，所以到处受欢迎。

“王三公子”最爱好收集各种名牌的最新照相机，家里玻
璃橱摆满这一类货色；但本人并不经常拍照。 家里布置得华丽
舒服，却每天要上一家喧嚣的旅馆里去大抽鸦片，每出携带随
从两三人，加上帮闲人物，颇为热闹。

“王三公子”一度有兴趣要学戏并登台串演，包围他的人
就更多，说戏的、操琴的、配角对词儿的，另个还有几个场面的
人员，每天三餐带耍乐，都由他开销。 到了登台之前，轰动远近
朋友，倒要看看瘸子怎么能上台演戏。

原来他定制了一双靴子，底子一高一低，保持身体平衡，

以便表现“台步”，串演四郎探母中的“坐宫”，当然没有太多的
动作；但高低不平的靴子，不能掩饰其怪异的“台步”，一举一
动，招得哄场大笑，更因其头纱系得太紧，心里紧张，中场忽然
后仰，昏倒在台上，全场哗然。 结果“杨四郎”被抬了下去，幕
下。 这一场戏演下来，花掉“袁大头”一万余元，可谓豪举！

他的太太是平津社交界美女中有“四大金刚”之称的玉玉
梅。她亭亭玉立，丰姿奇佳，说得一口流利的交际英语。他们这
种不自然的结合，是久便不欢而散。 玉玉梅另和一个法国医生
各叫拉达斯的同居在当时天津法租界中街“义品公司大厦”的
公寓里。 这个法国人，大家通称他“雷大夫”，有鸦片烟瘾，据他
自己说， 是居住云南蒙自的时候抽上烟瘾的。 他的住处公寓
里，时常举行“天体舞会”，邀集中外男女，在熄灯后摸索舞伴，

亦唯法国人最爱搞这一套花样。 可见当时北方殖民地社会，其
荒唐无耻到了什么程度。 （本文原载于《文史博览》 刘宗芝）

� � � � 1935

年
9

月中旬， 张国焘趁四方面军完
全集结在阿坝之际，迫不及待召开所谓“川康
省委扩大会议”。 会场设在格尔登寺大殿内，

经过了精心布置。 会场旁边一个戏台子上扯
着一条醒目的横幅，上面写着“反对毛、张、

周、博向北逃跑”。

在会上，张国焘大声“声讨”：“同志们，今
天的会，大家一看标语就明白了。

10

日凌晨，

右路军发生了令人愤慨的不幸事件，毛泽东、

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私自率领一、三军
团向北行动，破坏了中央和红军的一致行动。

他们开溜时既不报告，也不交防，导致敌人乘
虚而入，我红三十团遭到重大伤亡！ ”

“他们为什么要开溜呢？ ”张国焘自问自
答，“因为他们害怕敌人，要逃跑。他们说北上
抗日只是借口、托辞、幌子，想逃跑才是真正
的目的。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
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 芦（山） 雅（安）

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 ”

10

月
5

日， 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
碉召开会议，另立“中央”，自任“临时中央主
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
天的党籍，并下令“通缉”。 对叶剑英、杨尚昆
“免职查办”。

正在此时，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
（化名张浩） 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中断的中
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 林育
英带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 表明共产国际
对中共中央的信任，称“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
地位， 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全苏联
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

1936

年
1

月
24

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
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
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

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

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 我已带密码与国际
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
过世界七次大会， 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
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

张国焘得此电文后，心情是复杂的。他与
毛泽东的“南下北上”之争，终于等来了可以
裁判的关键人物。 张国焘细细揣度， 建党初
期，他便和林育英在武汉从事工人运动，对于
这种私交旧谊，林育英总不会淡然处之，无动
于衷。想到此，张国焘胸有成竹地回复一封长
长的电文，分“甲、乙、丙、丁、戊、己”，历数所
谓“机会主义”的表现，将“分裂党和红军”的
责任，完全推给毛泽东的“北上”路线。这封电
文还是以“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其用意无非
是求得林育英的承认或默许。 林育英接电后
即复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
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并
且指示：“兄处可即成

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 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
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

读着态度如此鲜明的电文， 张国焘顿感
失落和无奈。 可是，他仍然不甘心，又给林育
英去电：“浩兄：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 ”他怀
疑林育英已失去自由。此时，中央政治局通过
《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

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
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电令“张国焘立刻
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

张国焘孤立了。

1936

年
5

月
20

日，毛泽东同林育英等致
电朱德、张国焘等，除告

之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还说：

“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
结一致， 反对日帝和蒋介石……中央与四方
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取协商方
式。”在内外压力下，兼之大势所趋，

6

月
6

日，

张国焘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张国焘没有理由拒绝中央的指示， 不得
不下达北上的命令。

10

月，红一、二、四方面军
胜利会师。

1937

年
3

月， 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
大会议，会议的议程只有两项：一、国民党三
中全会后中共的任务。 二、张国焘的错误。

在延安开会批判张国焘时，毛泽东讲了很长
的话。 他特别提到：“张国焘对‘毛、周、张、博’不特
笔之于书，而且用在标语、歌谣、游戏、戏剧中去。这
些实际上连国民党的界限也消灭了。 ”

张闻天作总结发言：“这几天的讨论，已
将国焘路线表现的罪恶行为充分地揭发出来
了。 这对全党及犯这错误的人都是教育的重要
工作……博古同志说得正确， 他的肃反和一切别
的苏区的肃反目的不同，而是保障张国焘的统治。

因此才建立了他的别人调动不了的军队的办
法。 张国焘建立的军队正是这样的。 ”

张闻天还说：“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不走到
党外去，变为党的叛徒，除非自己下决心同自
己的错误作斗争。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
己的错误， 结果必然会走到叛徒的道路上
去。”

935

年
9

月的俄界会议上，张闻天曾预言
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
二党”，不幸而被言中。 这次张闻天的预言一
年后也应验了。

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
定》。 张国焘知道自己的处境，赶紧写了一份
《我的错误》的声明，过关了事。

1938

年清明
节，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际，叛逃到了国民
党方面。 （据人民网）


